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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当这位大户人家出身的母亲拿

不定主意时， 陈保省走到她跟前说：

“娘，咱可不能顾死人不顾活人呀！”一

语惊醒梦中人。 她再次表现出与一般

家庭妇女的不同之处， 一个想法在她

心中形成了。她把想法告诉了保省，保

省很高兴。

韩玉佩听到消息后， 料理了一下

手中的生意就急匆匆地回来了。 见到

三弟，听完三弟叙述陈家的情况后，长

叹一声说：“自古都是娇养儿无义子，

孬牛作孽，我们有责任啊！现在陈家虽

成了小户， 咱也不能欺负人家呀。 赔

钱、赔地那都是有数的，但这张脸是无

价的，老嫂子要的是个脸面呀！ ”

第二天一早， 韩家兄弟和几个管

事人提着重礼来到陈家。韩玉佩、韩玉

山兄弟俩叫了声“老嫂子”，便一揖到

地。

陈母急忙伸手相搀， 眼泪不由得

流了出来。 她拭了拭泪说：“嫂子也不

是成心难为二位兄弟， 保国这孩子心

眼实， 好不容易娶个媳妇， 就这样去

了，这不是在剜我的心吗？ ”

保国在旁边沉着脸一言不发。 保

省忙着让座倒茶。

韩玉佩哽咽着说：“老嫂子， 我们

兄弟没脸进您这个门呀！ 韩陈世代相

居，从没差过，如今出了这个逆子，我

的脸往哪儿搁呀！ ”

几个管事人看陈家人火气不那么

冲了， 赶紧帮腔说：“一碗水已经泼地

上了，事大事小也得了啊！ 老嫂子，玉

佩也回来了， 您说句话， 只要能办到

的，我们决不反悔。 ”

保国就要开口，被弟弟拦住了。保

省双手将茶递给韩玉佩，“扑通” 一声

跪倒在地，说：“俺家门小户小，今天遭

此劫难，有老叔做主，日后若再遭人欺

辱，谁还能再为俺撑腰？ ”

陈母的泪又淌了下来：“人死不能

复生。要钱，人还能活？我们庄户人家，

活的无非是个脸面罢了。 ”

韩玉佩赶紧说：“嫂子你接着说，

咱们该咋办吧？ ”

陈母说 ：“这几天我思量来思量

去，想让世诚、世儒、世信与保国、保省

结拜成异姓兄弟，韩陈两家永成世交。

如果保国、保省高攀不上，那就当我没

开这个口。 ”

满天的乌云散开了， 韩家哪能不

答应， 几个大老爷们儿对保国妈不由

得暗暗佩服。

挑好良辰吉日， 接回来在省城读

书的韩世诚， 韩陈两家举行了隆重的

结拜仪式。韩世诚是老大，保国、保省、

世儒、世信依次排列。

随后，韩家出钱，为陈保国媳妇厚

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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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玉佩的生意越做越大， 结识的

上层名流也越来越多。他为人正直，结

交人时有几个原则：为富不仁的不交，

投敌叛国的不交，不学无术的不交。河

南老乡、 抗日英雄吉鸿昌与他非常要

好， 又把他引见给抗日联军司令冯玉

祥。冯玉祥对他很欣赏，劝他加入抗日

联军，担任抗日联军供应处处长。他婉

言谢绝，说：“让我打打算盘、挣俩小钱

还行，要是说当处长，恐怕祖坟上没长

那棵草。 ”

不久，上海沦陷了，他的店铺被日

军的炮弹炸成废墟； 再往后， 南京沦

陷，伙计们倒在了日军的铁蹄下。他意

识到个人得失在国破家亡面前是多么

渺小，国家都快沦亡了，何谈个人的生

死存亡，罔论前程？他决然收回店铺的

全部资金，送给抗日联军当经费。冯玉

祥又劝他出山，他说：“国家安定了，我

还会把生意做遍全中国。 ”

日本投降后， 他勾画了一幅建设

淇河的宏伟蓝图： 在淇河的出山口处

筑一条拦河坝，用水发电。进口成套的

大型面粉加工设备， 把淇河沿岸的小

麦磨成面粉销往全国各地。可惜，这样

一个商业奇才， 还没有等到实现宏伟

大业的那一天， 就倒在了当地土匪头

子扈全录的黑枪下，死时才五十四岁。

有人人情在，无人人情灰，韩玉佩

遗骨未寒， 要账的人就拿着字据找上

门来， 说当年韩玉佩为抗日联军筹集

经费时借过他们的钱。是真是假，谁也

难以分辨，东家前脚走，西家抬脚进，

韩家仅有的几十亩沙地也当了出去，

要是再晚两年解放， 韩家门楼就要改

名换姓了。 土改时，要账的人不来了，

村干部韩玉槐又打起了韩家门楼的主

意。

韩玉槐家里上几辈都是种地为

生，土中刨食能有几个余剩？韩玉槐小

时候体弱多病， 经常是去了咳嗽又添

喘，怕不成人，认了老槐树当干爹，起

名槐。 是病三分灾，有多少钱够吃药？

家里人常到韩家门楼里去借钱、借粮。

说是借，都是有借无还。 汗病流行时，

他又染上了。汗病的病症是不出汗，病

毒排不出来， 治疗最简单的方法就是

想吃啥吃啥，欲望一满足，汗发出来病

就好了。韩玉槐想吃桔子。这才是哈巴

狗栽茅粪缸里———想点儿吃呢。 中原

地带不产桔子，集镇上又没有卖的，最

后还是求韩玉佩买来些桔子， 救了他

的命。 霍乱流行期间，他又赶上了，要

不是跑到大槐树下捧着韩玉佩家里熬

的大烟壳水喝个肚圆， 骨头早沤成灰

了。那时，他对韩家门楼里面的人是百

依百顺、言听计从。 韩玉佩死后，扈全

录扬言要血洗槐树庄 ,他害怕了，吓得

跑到太行山里参加了阎锡山的部队。

1946 年， 韩玉槐所在的连队倒戈后，

他在一次战斗中负伤， 回到槐树庄当

上了村干部。

韩玉槐自从当上了干部， 趾高气

扬，脸时常仰得老高，眼斜楞着，头拧

着，啥话难听他说啥话，人们送他外号

“老拧劲”。 他把韩家以前对他的情分

抹了个光， 还说：“祖坟上的劲儿都供

他家了， 我还不该吃他点儿、 拿他点

儿？要是我住在门楼里，他家人照样看

着我的脸色行事，照样给我说好话。 ”

土改时， 他一心要把韩家门楼划成地

主、资本家，好扫地出门，自己成为韩

家门楼里的新主人。

当时划分成分的政策， 是以前三

年生活状况为基准， 人均土地超过全

村人均 5 亩以上、常年雇用长工、常年

放高利贷、不下地劳动者，划为地主；

人均土地五亩以上，忙时雇用长工，偶

尔放高利贷者，划为富农；人均土地是

全村的平均数、没雇过长工、放过高利

贷者，划为中农；曾给别人扛过长工、

借过高利贷的，划为下中农；以扛长工

为生，划为贫农。韩家门楼的地都还债

抵押给人家了， 本应划为下中农，“老

拧劲”却憋着坏想把人家往地主上靠。

朝鲜战争爆发后， 战火烧到了鸭

绿江，全国上下掀起了抗美援朝、保家

卫国的高潮。 在开封念书的韩世诚回

到了槐树庄，积极报名参加志愿军，在

“老拧劲”这关却被卡住了，只有陈保

国一人参加了志愿军。走时，他对陈保

省说：“这个家我真不想再待了， 不混

出个人样决不回来， 咱娘就交给你

了！ ”

陈保省拉着他哥的手说：“你到部

队好好干，争取当个军官，前后有护兵

跟着，谁还敢在咱家门口放个屁！ ”

两年后， 一块耀眼的红色烈属牌

挂在了陈家门口最显眼的地方。

孬牛回来了， 他带回来个外路女

人，矮个，柿饼脸，深眼窝，塌鼻梁，说

话叽叽喳喳， 槐树庄没一个人能听得

懂她的话。 人们都说：“拿白馍换回个

菜窝窝，这就是捣的下场！ ”

中国历代有嫡系与庶系之分。 所

谓的“嫡系”是家中长子，有长子不离

父之说，是合法的继承人，百年之后要

埋在父亲的脚头。农村实行了互助组、

合作社，人靠挣工分过日子，韩家门楼

一大家子无法再支撑下去了， 韩玉山

叫来村干部和姥姥家的表弟来分家，

大家最后统一了意见： 按照祖传的规

矩， 长子住门楼里， 其他人都要搬出

去，家产按三股分，韩玉山要临街的一

排房，房子该翻盖了，只拆走门楼两边

屋的房顶，空地方留给韩世诚；二门里

的院，一打两开，韩世诚住主房，孬牛

要西边。

孬牛提出来各过各的时光， 不想

看别人的脸色。 他要求在院里南北拉

一道墙，垒住影壁墙西边过口，改成西

北门走。

韩家门楼在和睦的气氛中立下了

分家文书， 在场分家管事人都在分家

文书上签上自己的名字。从此，韩家门

楼又揭开了新的一页。

④

大伾山之行

◇

鹤山区 王燕琴

抟一把黄河故道的泥土

做一只化着彩妆的泥咕咕

让它悦耳悠扬的歌唱

呼应母亲河的涛声

八丈的神佛俯瞰千年

沧海变桑田

洪流泛滥化作一马平川

演绎了镇河大将军的传说

仙山无顽石

文人的墨香

寺庙的钟声

濡染着大伾山石

摩崖石刻力透石背

为黎阳古城唱着

悠久的赞歌

我的足迹

化不成石刻

挽一段红绒线

在常青的古树上

系上永恒的祝福

今年农历腊月十五 ，是

我慈祥的老母亲八十大寿的

日子。 日子一天天临近，她曾

经历的八十个春秋的心酸往

事和幸福晚年也越来越清晰

地萦绕在我的心头， 只想付

诸笔端，一吐为快。

母亲生于上世纪三十年

代，记得三年困难时期，家里

生活十分艰苦，粮食不够吃，

有时只能靠挖野菜、 摘榆钱

充饥。 我和二弟经常挖地里

的茅草根，爬到树上捋柳叶。

有时候， 我在后庄的柳树上

捋的柳叶多一点儿， 母亲就

会让我拿些送给乡邻， 让他

们家的孩子少挨点饿。

小时候家 里 吃 饭 的 人

多，干活的人少，每当吃饭的

时候， 母亲总是看着我们吃

过才肯动筷子， 偶尔遇到好

一点的饭菜， 母亲就更是不

肯动筷子了，她总是说不饿，

只要孩子们吃饱她就高兴。

母亲虽 然 大 字 不 识 几

个，平时话语不多，但心胸豁

达， 她让孩子们时刻牢记着

回报社会，报效国家。 四十年

多来，母亲先后把我和三弟、

五弟及两个孙辈送入部队 。

在父亲身患重病经历多次手

术时， 母亲为不影响五弟安

心服役，坚持没有告诉他。 直

到父亲去世， 五弟才从战友

那里听到噩耗， 他回到老家

在父亲的灵前哭得死去活

来。

母亲常说，“自古忠孝不

能两全，国家的事比天大。 ”

我们三弟兄和两个孙辈没有

辜负她老人家的期望， 个个

在部队敬业爱岗，屡立军功。

父亲去世后， 母亲在我

们的劝说下也搬到浚县城里

居住。 兄弟六人都已成家立

业， 一大家人对母亲都十分

孝敬，日子过得和和美美。 乡

邻们都说， 是母亲撑起了这

个家， 是她靠着坚强毅力和

吃苦耐劳的精神， 把我们弟

兄六人养育成才。

母亲一生宽宏大量 ，与

世无争。 家里的生活有了起

色以后， 她常常叮嘱我们要

好好报答那些曾经帮助过我

们的乡亲。 虽然我已年近六

旬， 但在慈母面前永远是个

孩子， 每当母亲呼唤我的小

名时总是倍感亲切， 每次呼

唤母亲并听到她慈爱的应答

时， 我心里总是感到分外踏

实。

母亲 是 我 们 的 精 神 支

柱， 母亲是我们这个大家庭

的爱的源泉， 衷心祝愿她老

人家生日快乐，健康长寿！

凌晨四点半， 小屋里准时

传来窸窸窣窣的声音。 他艰难

地翻一个身， 知道她已经起来

了。 他昨天送货累得腰酸背痛，

此刻多想在床上多躺一会。 可

满耳朵都是她翻箱倒柜的声

音，他怕她伤到自己，索性不睡

了，来到她身边问她找什么。 她

皱着眉头埋怨老花镜不见了。

他从黑白电视机旁边的一个小

盒子里拿出老花镜递给她。 她

不要，说这个不是她的。 之后，

他去买菜， 走之前没有忘记把

厨房的刀具藏得严严实实的。

从菜市场回来， 他开始煎

鸡蛋，火候要把握好，老了嫩了

她都不吃。 他拿热毛巾仔仔细

细帮她洗脸。 她吃粥的样子很

笨拙， 有时候会不小心把碗摔

到地上，然后就吓得哭起来。 他

把她搂在怀里， 轻轻地拍着她

的背，慢慢地，她就不哭了，接

着又笑起来。

他白天工作很忙， 骑辆二

手摩托车给人送货， 她一个人

留在家里。 有时候，她把附近垃

圾箱里的纸箱子拿回来， 压平

之后堆在屋里。 他说过她很多

次，箱子很脏，不要往家里拿。

她答应得好好的， 可一转身就

忘了。 那一次，他跟一个姑娘谈

恋爱， 姑娘提出要到家里来看

看，他提前做了精心准备，把家

里打扫得清清爽爽， 顺手还把

那堆纸箱子扔了。 当他把姑娘

接回家，却发现，她又把那堆纸

箱子找了回来。

姑娘没留下吃饭。 他有点

儿生气，跟她说，和你说过多少

次了，不要往家里带这些东西，

脏。 她不安地搓着手，像个犯了

错的孩子。

一天早晨，没有任何预兆，

她就一觉不醒了。 他待在房间

里，好几天都睡不着。 后来，他

收拾房间的时候， 找到一个厚

厚的本子，是她的字迹：

“孩子，我看了咱家的垃圾

桶，每天都有两个鸡蛋的蛋壳，

你工作很辛苦， 要多吃几个鸡

蛋，我老了，吃不吃都无所谓 ，

以后别给我做鸡蛋了。 ”

“孩子，你父亲去世得早，

你跟着我从小吃了很多苦 ，我

对不起你。 ”

“孩子，我给你攒了点钱，

留给你娶媳妇用， 都放在床底

下的箱子里……”

最后一页只有一句话：“今

天终于攒够了一万块钱， 我心

里的一块石头放下了。 ”

他费力把箱子搬出来，打

开来看，里面全是些一毛、五毛

的小票，满满地堆了一箱子。

她得的是间歇性老年痴

呆， 最后每天只有一个小时的

清醒时间。 她在这一个小时里，

戴着老花镜，握着笔，跟儿子说

几句心里话； 她在这一个小时

里，去垃圾桶里捡纸箱子，就为

了能给他攒点儿钱， 盼望他结

婚，希望他幸福。

每天爱你一小时

◇

刘国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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淇

水

诗

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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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

小

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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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

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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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

贵

明

作

田贵

明， 号松

月 斋 主

人， 字风

子， 现为

鹤壁市青

年美术家

协 会 理

事， 青年

书法家协

会会员。

母 亲

◇

张东明


